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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新闻·民生

11 月 13 日，东阳市白

云街道。3 岁 10 个月大的

小男孩虫虫在放学回家途

中，不幸被22楼掉下的三角

阀砸中，伤势严重，目前仍未

脱离危险。虫虫的遭遇，牵

动着很多人的心（详见本报

11 月15 日2 版、3 版，11 月16

日2版）。

经查，该小区 2 栋 22 楼

施工人员祖某在安装空调外

机时，因焊接操作时手部被

烫，碰落了置于空调外机上

的金属旁通阀，致使旁通阀

砸伤路过的男童。14 日下

午，嫌疑人祖某已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高空抛物、坠物这一问

题，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

痛”，引起了各级政协委员的

关注。

这个话题，在浙江省政

协为市县政协打造的“请你

来协商”的平台上，也被委员

们频频提及。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如何抚平
本报“高空抛物之痛”系列报道引发各级政协委员热议

本报记者 蓝震

“整治高空抛物坠物问题，归根结底还是

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杨建华教授在接

受钱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频频发生的高空抛

物事件，并非偶然，需要提升公民文明素养，

也需要完善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体系。

杨建华教授分析，在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

中，熟人社会渐渐被陌生人社会替代，生活方式

发生了显著改变，但文明习惯并未能随之提升

重塑，“传统的邻里关系中的自我规制、耻感约

束逐渐丧失，公民公德心在弱化，所以，部分居

民缺乏高空抛物的危害性意识和文明意识，缺

乏阳台种植、杂物堆放造成安全隐患的预防意

识等，这也是高空抛物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社区是民众的生活家园，也是社会治理

的基本单元，我们要有把基层治理和服务群

众做细做好的决心。”杨建华教授说，在治理

高空抛物问题时，需要通过法治、德治、自治

达成有机融合。

治理高空抛物坠物，需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省政协智库成员、省社会学学会会长 杨建华教授

专家观点

“请你来协商——聚焦‘城市精细化管

理’”，宁波市鄞州区政协举行的现场协商会，

与区委书记面对面协商的场景至今让委员们

记忆犹新，司徒建成、杨美科、诸琴三位区政协

委员，从会场内一直讨论到了会场外。

司徒建成委员，是一名律师，高空抛物、

坠物这一类的案子平时接触不少。“从法律上

来讲，对高空抛物、坠物行为，《侵权责任法》

上有明确的规定，纳入到法律制约的范畴，不

过更多的是民事赔偿。”

杨美科委员也收集了近三年的全国法院

审理有关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案件，“差不

多每天就有一件”。“高空抛物、坠物的危险性

是很大的，随意性也很大，相对来说，违法成

本较低。”杨美科委员认为，随着高楼越来越

多，这种行为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多。

不过，两位委员看到最近最高人民法院

针对高空抛物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

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认为是件好事情。

“治理高空抛物坠物问题，从法律上明确

规定高空抛物属于违法行为、明确予以禁止，

充分认识这种危害，对违法犯罪者严加惩

处。”司徒建成委员说。

杨美科委员补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意见，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

为，为老百姓戴上了一顶‘法治的安全帽’。”

诸琴委员这几天也在一直关注虫虫的消

息，希望孩子能挺过这一关，早日康复。她认

为，高空坠物、抛物现象频频出现，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宣传上还不够，“很多人对

高空抛物坠物意识淡薄，觉得随手一扔，应该

也没什么事，不计后果。他们抱着侥幸心理，

没有意识到法律威慑。”她建议，结合一些典

型案例，加大宣传。

采访中，三位委员都谈到了一个观点，治

理高空抛物坠物问题，是城市精细化管理中

的重要一环。“从远期来看，是要求公民素质

的提高，从中期来看，也是体现社区精细化服

务的水平。”司徒建成委员说。

治理高空抛物，是城市精细化管理重要一环

今年年初的杭州市两会上，民建杭州市

委会主委、杭州市政协常委郭清晔带来了一

份《关于加强我市高空坠物管理的建议》，“高

空坠物”的话题再次被大家关注。

昨天，钱报记者联系上正在上海出差的郭

清晔委员时，他也特别激动，“高空抛物、坠物我

一直在关注着，特别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高

空抛物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

案件的意见》，这个节点加强宣传，意义重大。”

过去一年多时间，郭清晔委员走访了杭城

多个小区进行实地调研，“从走访情况来看，杭

州部分城区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实施效果

差异较大。”他举例说，比如像萧山区闻堰街道

的相墅花园小区，使用22只防高空抛物高清探

头，由闻堰街道出资安装，效果较好（注：该小区

的做法本报曾报道过）；而拱墅区有一个小区，

使用尼龙大网防止高空抛物，但却成为“空中垃

圾场”，“目前大多数街道、社区、物业更多是无

解决之法，防控经费更是无处落实。”

郭清晔委员说，目前，对高空抛物、坠物

管理还缺少统一标准。他查阅了国内外的一

些做法——

在国内，像上海出台了《关于全面开展空

中坠物安全隐患专项检查的通知》，不断强化

城市精细化管理，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武汉《关于对高空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

奖励的实施细则》，奖励举报市民，并对高空

抛物行为按“属地原则”进行处理；

贵阳也出台了《贵阳市高速铁路沿线禁

止高空抛物等行为管理办法》，规定有关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在本行政区域内高速铁路

沿线的建（构）筑物安装监控高空抛物等行为

的电子设备。

为此，郭清晔委员建议，应尽快出台地方

管理办法，设立日常巡查机制，“比如，推广在

高层建筑下方设置控点等在实践运用中效果

比较好的成熟举措，制定管理办法和操作细

则，明确责任划分，明确保障资金来源。同时，

制定高层建筑‘体检’制度，建立‘一楼一档’的

玻璃幕墙信息管理系统，加强高层建筑玻璃幕

墙以及门窗玻璃的安全防护规范措施。”

“随着市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技术手段

的不断改进，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信这

一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一定能够解决。”

郭清晔委员说。

推广在实践运用中，效果比较好的成熟举措

萧山一小区安装22只防高空抛物监控，效果显著。 本报记者 章然 摄


